
“所有人都认为我在舞台剧《天生傲骨》里会去演叶子，没人想到我演的是阿
婆”。从中国初代唱跳女歌手到苗族鼓舞非遗传承人，也没人想到阿朵再次出现在
观众面前，成了身兼舞台剧编剧、导演、主演三职的戏剧人。这个周末，《天生傲骨》
在西岸大剧院上演。“我是我所是，因为我天生就是”，是该剧的核心台词，也是阿朵
要对每一位观众说的话。一路走来，她也是这么鼓舞自己的。早期职业生涯中，她
几乎没有“同行”；但是自从“回归”湘西、学习鼓舞之后，她有了“同行者”。在准备
演出的间隙，她接受了新民晚报的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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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苗族鼓舞非遗传承人，
对于阿朵而言，算是“回归”。她
的家乡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2012年，我退圈了一阵子，
回到家乡，回到原生态的状态和
老家的人在一起。”她从小看他
们打鼓时，并没有特别的感受，
但是在历经中国流行乐坛的起
起伏伏，在“自己卷自己”多年之
后，她再看到他们打鼓，“就像是
人走了一大圈之后，才发现自家
阳台上的花，最美。”于是，她还
是跟随80多岁的苗族鼓舞老师
洪富强学鼓。
一开始对方并不当真，“人

家觉得这小姑娘好像还是个明
星，看起来细皮嫩肉的，吃不了
两天苦。”初学阶段，阿朵确实把
自己搞得浑身淤青：“一上来打
鼓的劲道，很难控制轻重，姿势
也不一定到位，一不当心就挫
伤、砸伤手、脸等地方。”她打了
一年多。直到有一天，洪师傅
问：“你可以去试试做非遗传承
人。”她更来劲了，找了和她一起
打鼓的姐妹们成立了一个团，名
为“苗鼓十三姨”——这些女性

来自各行各业，有茶农、保安、警察、全职妈
妈……
于是，阿朵发现，“苗族鼓舞有着更多

的可能性，需要被年轻人热爱”，能推动这
一点的人不多，他（她）需要：具备这方面的
知识，又有能力和决心，还需要社会影响
力”。加之洪师傅年事已高，一直感叹：“我
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把苗族鼓舞带得更
远”——于是，她就想到了：自己。接着，她
还考虑，成团表演就需要“剧场之内的观赏
性”，而不是纯粹农耕时代的户外展示。为
了扩大苗族鼓舞的影响力，她又自深山回
到了北京。

◆ 朱 光

1
自
家
阳
台
上
的
花
最
美

本版编辑：华心怡 钱 卫
视觉设计：戚黎明

阿朵始终在思考自己的定位，处事理性，为人感性。“在台
上，我是‘十三姨’的师傅，我可能打得更创新，更衍生出一些新
手法；在台下，‘十三姨’里的其他人都是我的师傅，她们更符合
传统的标准。”阿朵觉得，“这就是——传承。”
在深山里的5年，治愈了阿朵在流行歌坛里受的伤——很

长一段时间里，她对自己提出高要求：“我是既能唱又能跳，还
要自己创作歌曲的人。”在这一阶段里，她没有“同行”的意思
是：“我同类竞争对手都是国际大腕儿。”确实，时至今日，中国
流行音乐领域的女唱作人中，依然很少有可以同时在歌、舞、
创作三个领域具备高水准的艺人，无论男女。因而，超负荷的
工作量，终于让她在2012年大病一场，胸痛难忍，最后感觉被
抽空了的她，归隐山林，汲取了自然、民族、家乡的力量，才逐
渐复苏。
关注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和非遗项目，创建“生养之地”厂

牌，签约苗族情歌传承人、苗族芦笙传承人、湘西水腔传承人、
布依族歌王、纳西族歌手等。他们的重量级作品，就是2021年
推出的音乐专辑《天生傲鼓》。这是一张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
原始的鼓舞被赋予了当代的节奏和电子音乐的配器，歌词充满
自信：“我是天生；我是天上盛开的梅花朵”——这也可以当作
舞台剧《天生傲骨》的“前奏”。
“我们打鼓，打着打着——长出了骨头。这就是如今的《天

生傲骨》。”阿朵说着，眼波流转中泛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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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朵很坦诚：“所有创作者、任何艺术
家，一定是从自己最亲历的感受出发，呈现
出最有血有肉的灵魂。”“每一部作品”，她
停顿了一下，“都是——灰烬重生的作品。”
“阿朵”这个名字是苗族、土家族地区

女孩子很常用的名字：“就像是藏族女孩会
取名‘尼玛’，我们苗族、土家族的女孩子都
是各种‘朵’——我是叶子，我也是花儿。”
阿朵说，“我可以是主角，我也可以是配角。”
叶子，是舞台剧《天生傲骨》的女主

角。她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如何从
深山奔向城市，如何在城市搬砖时不适应，
又在梦境中与阿婆重逢。叶子往来于都市
与山间，感受到都市斑斓与竞争压力，也享
受乡村神秘与山花绚丽。剧中，叶子与身
穿苗族灿烂服饰的阿婆的对唱，最为撼动
人心。叶子的稚嫩嗓音与阿婆充满历练的
表现力形成岁月积淀的对比，悬在她俩头
顶的枯枝有着猎豹的造型——能量蕴含在
大自然间，也蕴藏在女性的心底。
“这是一部有关女性成长的舞台剧，”

阿朵表示，“叶子也未必是花朵的配角，都
是天生傲骨——那就是你相信你所是，你
天生就是。”
“该剧的上半场，是问；下半场，是答；

所以只看半场会找不到答案。”阿朵作为编
剧、导演和主演，每天都在耗尽心力。其中98%的歌曲
都是她创作的。从萌生制作舞台剧这个念头，到如今
上演，中间花费了8年。真正剧组集结是半年前，“初
创团队有100多人，剧组成立后也有50多人，其中包括
5位非遗传承人。舞台演出涉及20多种非遗项目。”她
把原生态非遗项目创编成舞台剧的过程，说得很简约：
“这就好比做融合创新菜，这里、那里，多放多少花椒、
辣椒……”

追问之下，她才举例：“我会待在人家家里不走，直
到我们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等待的新娘》这一片
段，展示了历经71次错过，终于在第72次才会合的青
年夫妻的故事。这首民族歌曲的编配，阿朵找了3位
音乐人，每个人都制作了8个版本，亦即阿朵是从24个
版本的编曲里择一选用的，以至于有人问：“你是不是
什么难干就干什么？”“我不是故意的，艺术的胃口，是
会越来越大的。”她“辩解”道。《天生傲骨》一直找不到
阿婆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她要“睿智、调皮、叛逆”。
最终，阿朵说，那就我上吧！“为了这出剧，我也‘熬’成
了婆。”

阿朵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新概念：“未来民族美
学。”“一般人想到‘民族艺术’，就会本能地想到‘这是
爹妈那一代的东西’或者简单一个字‘土’；但是我觉得
不是‘土’而是‘酷’——世界是个圆，如果我们走到未
来，也会发现原来终点就是起点。”她乐于去做“文化的
翻译者”。

她深切地感受到过去自己的“竞争者”是“国际大
腕儿”，也意味着自己追求的都是“舶来品”，是“瞬时的
潮流”，是表面的、一时的绚丽。“我当时对自身内外的
价值都很模糊，远远没有达到如今对自己的要求。”阿
朵对当前的自己尚且满意，“我还没有自由到可以动用
更多的资金，把《天生傲骨》完全打磨，但是我还是希望
大家看到这部剧之后是受益的。”目前，该剧自上海西
岸大剧院开启中国巡演，接下来还将去北京、深圳等地
巡演9场。

阿朵想用四个字形容“未来民族美学”：守正创
新。在这条路上，作为以非遗音乐为元素的创作人，她
依然没有同行，但是有人同行——这就是《天生傲骨》
这个剧组：“我是我所是，因为我天生就是。”

一位非遗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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